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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riginal
 

innovation
 

is
 

the
 

key
 

to
 

win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but
 

there
 

is
 

a
 

serious
 

shortage
 

of
 

re-
search

 

on
 

how
 

to
 

get
 

original
 

innovation.
 

Therefore,
 

the
 

paper
 

studies
 

the
 

formation
 

of
 

origin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
spectives

 

of
 

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and
 

improvisation
 

from
 

179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China's
 

Bohai
 

economic
 

belt,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ynamics
 

in
 

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ings:
 

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and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origin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en-
vironmental

 

dynamism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and
 

origi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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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均实行以“市
场换技术”或模仿创新策略以获得西方核心技术,但事

实证明这些策略大都没有成功[1]。真正的核心技术是

换不来的,只有依靠自主性创新。近期,美国政府打响

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在芯片上对中兴通讯进行禁售,中
兴一夜间就到了生死边缘,我国高技术企业也纷纷陷

入恐慌,一时舆论哗然,中兴芯片之殇成为中国“芯”之
痛。那么,如何消除中国“芯”之痛呢? 格力电器董事

长董明珠表示,哪怕投资500亿,格力也要把芯片研发

成功。芯片作为一种高技术创新性产品,只有依靠自

主、原始性创新。原始性创新本质上是一种自主创新

模式,其是对现有技术的创造性破坏,会对社会进步和

生产力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提高企业原始性创

新能力,既是破解中国“芯”之痛的良方,也是企业获得

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更是关乎《中国制造2025》顺利实

现及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
  

那么企业如何提高自身原始性创新能力呢? 当

前,对原始性创新的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探讨原始性

创新内涵或驱动因素、演化机理等[2-3],而企业层面的研
究,特别是实证研究严重不足[4]。如何实现原始性创

新,其实现路径和条件都缺乏必要的研究(裴云龙,
2013),因而探究原始性创新形成机制,成为学界的重

大课题。由于原始性创新往往需要组织在新产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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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改变现有信念和惯例[5],而组织遗忘是企业自

我改变和革新的能力,可以有效改变企业的固有信念、
惯例和习惯,因而组织遗忘是原始性创新的重要促进

因素。但是,当前有关组织遗忘和原始性创新关系的

研究鲜见,组织遗忘对原始性创新的作用机制仍不清

晰,这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与探讨。
  

组织即兴是指一种处理突发事件的实时性学习行

为[6],是一种实时的、新颖的、突破性行为,显著区别于

传统或习惯的组织行为[7],因而组织即兴对原始性创

新具有积极影响。即兴发挥需要一定的资源基础,组
织必须拥有社会、认知、情感资源[8-10],并建立与之相适

应的组织惯例、规范和程序。资源有效性需求则需要

组织从根本上改变陈旧的、僵化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

形成的“核心刚性”惯例[11],即组织需要进行遗忘。可

见,组织遗忘能够破除组织即兴发挥的枷锁,并为即兴

提供资源支持,故组织遗忘对组织即兴具有积极影响。
综上分析可知,组织即兴连接着组织遗忘和原始性创

新,组织遗忘通过抛弃固化惯例和信念,积极主动地探

究新知识,在促进组织即兴的同时,可能通过即兴进一

步对原始性创新产生影响。此外,环境动态性对企业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动态环境下知识折旧期更短,更
需要组织及时遗忘,以摆脱陈旧组织惯例对创新的束

缚。可见,环境动态性可能在组织遗忘与原始性创新

间发挥调节作用。综上所述,本文拟从组织即兴和环

境动态性视角构建组织遗忘对原始性创新的作用机

制,在拓展理论研究的同时,为企业形成原始性创新提

供启示。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组织遗忘与原始性创新
  

组织遗忘(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
 

OF)是指企

业改变组织中原有旧程序、旧惯例的过程[12],是丢弃旧

惯例、建立新规范,以新知识结构代替旧知识结构的组

织再学习过程[11,13]。原始性创新(Original
 

innovation,
OIN)是在我国背景下提出的概念,因而国外对原始性

创新的研究很少;裴云龙等认为,原始性创新是指企业

作出前所未有的、突破性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

新;李妹和高山行[14]认为,原始性创新是指企业独立地

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全新的、突破性的、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高水平创新;陈劲等(2004)认为,原始性创新是指

企业在研发方面做出前人所没有的发现或发明,推出

突破性的创新成果。由此可见,原始性创新强调开发

上的自主性和成果上的突破性,是一种“熊彼特创新范

式”内突变程度较高的创新类型。
  

随着企业不断成长,其固有行为方式和主导逻辑

等往往会积累、固化于记忆系统之中,导致行动和思维

模式僵化,阻碍企业对新信息和新资源的获取[15],从而

不利于原始性创新。因此,企业要想获得原始性创新

就必须进行遗忘,以打破现有锁定状态。原始性创新

往往需要组织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改变现有信念和惯

例[5]。组织遗忘是指企业自我改变与创新的能力,可
以对企业中固化信念、惯例和习惯等加以改变,并以新

的知识结构代替旧的知识结构,因而其对原始性创新

具有积极影响。吕佳等[16]研究认为,组织遗忘对企业

突破性创新具有积极影响;Huang等[17]、Cepeda-Carri-
on等[18]认为,组织遗忘能有效促进企业对新知识进行

探索,有利于组织突破性创新;邢丽微和李卓键[19]认

为,组织遗忘能够改变企业的固有信念和惯例,为搜

寻、获取外部新知识和创新扫清障碍,从而有利于企业

原始性创新。组织遗忘使企业摆脱惯例和行为规范的

束缚,能有效促进其创造力释放,提高研发自主性、能
动性和突破性。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组织遗忘对原始性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1.2 组织遗忘与组织即兴
  

组织即兴(Inprovisation,IP)是指采用创新的、自发

的方式管理不可预料事件的能力[20],是思考与行动的

同时进行[7]。组织即兴缩短了企业计划与执行之间的

时间差,有助于组织管理者及时处理应急事件,提高组

织环境适应力和灵活性,因而被视为组织重要的战略

能力。
  

有些研究认为,即兴的产生需要以记忆中的素材

为基础,现有规则与惯例为组织即兴发挥提供了参照。
因此,具有较多惯例的组织在创新中产生即兴行为的

可能性会更大[21-23]。但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如果组

织不善于遗忘,那么大量的组织惯例和规范会逐渐沉

淀于记忆系统之中,使其变得越来越僵化与机械,进而

抑制即兴的发生。因此,组织需要进行遗忘,对记忆系

统进行扬弃,从而激发组织即兴产生。一方面,组织遗

忘能净化企业记忆系统,通过遗忘活动可以有效清除

陈旧、僵化的信念和惯例,使组织成员摆脱固化思维和

行动模式,从而释放组织创造力,提高组织在动荡环境

下的快速反应能力。另一方面,组织即兴的发挥需要

具备一定的资源基础[8-10],组织遗忘能有效促进新知识

获得,丰富组织知识库,进而为即兴发生提供资源基

础。Yang等[24]、Mehriz等[13]认为,组织遗忘通过改变

企业惯例和信念,使其能及时抛弃过时知识,有效促进

新知识获得,更新企业记忆系统,从而使企业能更加灵

活地对动荡环境作出反应。郭秋云等[25]研究表明,组
织忘却情景对即兴能力的发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基

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组织遗忘对组织即兴具有积极影响。

1.3 组织即兴与原始性创新
  

组织即兴是创新性与即时性的统一,是对既定计

划、组织惯例和既有知识的质疑、偏离甚至背叛,而原

始性创新需要组织打破既定的组织惯例,积极探索新

知识,因而组织即兴对原始性创新具有积极影响。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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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k[7]认为,即兴是一种即时策略,要求组织实时实施适

应性行为,而这些行为具有新颖性和原创性,显著区别

于传统或习惯性行为;Hughes等[26]认为,即兴是指根

据未曾预料到的想法对先前计划进行改编,而且是在

特殊条件下的改编,能给企业带来独特的创新性;郭秋

云等[25]、李海东[27]认为,组织即兴是一种变化驱动的创

新行为,同时是更加接近于探索而非开发利用的一种

能力,其对突破性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组织即兴被认

为是企业处理非计划性和突发性事件的有效手段,较
多的即兴行为有利于新颖性、颠覆性和创新性方案的

产生,进而为企业带来研发突破,因而组织即兴有利于

企业原始性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组织即兴对原始性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1.4 组织即兴的中介作用
  

组织遗忘使企业抛弃陈旧、僵化的组织惯例和规

范,不断探究新知识,更新企业记忆系统,在促进企业

原始性创新的同时,有效摆脱组织即时、创造性反应的

枷锁,提高企业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并为即兴提供

资源支持,促进组织即兴的产生。组织即兴的实现,又
会促使组织新颖性、原始性和突破性创新方案产生,从
而对原始性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可见,组织遗忘在释

放组织创造力,为即兴提供资源基础的同时,可能通过

组织即兴进一步促进企业原始性创新。基于此,结合

H1、H2 和 H3,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组织即兴在组织遗忘和原始性创新间发挥中

介作用。

1.5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动态性(Dynamic
 

environment,
 

DE)是指企业

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化速度及不可预测程度。当前,企
业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呈现出动荡性、复杂性特征,因而

环境变化已成为企业面临的基本问题。动荡环境下,
企业已有观念结构、组织惯例等都应随之改变。

  

稳定环境下企业现有组织惯例和常规被认为是企

业提高效率、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由于全球经

济深度一体化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广

泛运用,企业环境愈发呈现出不确定性特征,顾客需求

多样化、产品生命周期变短、企业知识折旧速度越来越

快。当开发团队的知识相较于变化的市场和技术环境

已经过时时,改变旧的组织惯例和认知模式,更新知识

结构就变得尤其重要[28]。可见,高强度环境变化是促

进新产品开发的触发器[29]。环境变化使过往帮助企业

成功的组织模式过时,束缚企业进一步发展,使其陷入

不变则死的境地。在这种巨大压力下,企业会积极遗

忘,及时抛弃旧知识、探索新知识并建立全新的心智模

式,从而促进颠覆性、原始性创新产生。Cegarra-Na-
varro等[30]认为,在动荡环境下,组织遗忘效果

会更好,能够有效丢弃过时程序和惯例,促进新知识获

得,从而 突 破 企 业 核 心 刚 性 并 带 来 创 新 突 破;Love
等[31]认为,环境威胁既有利于通过组织遗忘对僵化的

组织惯例及固化的思维模式进行突破,也有利于组织

在动荡环境中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带来创新突破;吕佳

等[16]研究表明,动荡环境下组织遗忘对突破性创新具

有显著正向效应。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环境动态性在组织遗忘和原始性创新间发挥

正向调节效应。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从组织即兴和环境动态性视

角构建组织遗忘对原始性创新的作用机制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组织遗忘对原始性创新的作用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
  

为验证理论,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样
本主要来自我国环渤海经济带高技术企业。样本选取

的原因主要是环渤海经济带经济相对发达,高技术企

业较为密集。同时,高技术企业面临的环境更加动态

化,组织创新氛围较为浓厚。问卷主要由负责企业运

营的中高层管理者填写。问卷发放时间为2018年3-
5月,历时两个月,共发放问卷500份,实际收回213
份,剔除填写不完整、企业成立时间少于3年及非正常

填写的34份无效问卷,最终得到179份有效问卷,有效

回收率为35.8%。在回收的179份有效问卷中,样本

企业涉及不同年龄、规模、性质及类型,从而有效保证

了数据的丰富性(见表1)。对于可能存在的同源偏差

问题,本研究使用 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将问卷所有条目放在一起作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时得

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占载荷量的18.01%,因而可以认为

本文不存在同源偏差问题。由于问卷回收周期较短,
存在应答偏差的可能性较小。此外,本文进一步使用

SPSS19.0软件对应答偏差进行检验,将前25%收回的

问卷和后25%收回的问卷进行分析比较,结果显示,两
组的控制变量企业成立年限、企业规模在90%的置信

区间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应

答偏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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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样本基本结构特征

样本特征 样本数 百分比(%) 样本特征 样本数 百分比(%)
企业年龄 3~5年 47 26.3 企业性质 国有及控股 28 15.6

5~10年 80 44.7 民营 81 45.3
11~15年 39 21.8 外商独资 30 16.8
>15年 13 7.3 中外合资 40 22.3

企业规模 <100人 0 0 产业类型 电子信息技术 43 24.0
101~500人 80 44.7 生物制药工程 46 25.7
501~1

 

000人 80 44.7 高技术服务业 60 33.5
>1

 

000人 19 10.6 其它 30 16.8
被调查者职位层级 中层管理者 61 34.1 地域  京津冀 112 62.6

高层管理者 118 65.9 辽鲁 57 37.4

2.2 变量测量
  

对组织遗忘的测量,本文使用 Akgun等[12]的研究
量表,包括“公司会引进和以前经验及技能相冲突的新
知识”等5个 题 项。对 组 织 即 兴 的 测 量,本 文 使 用

Vera&Crossan[9]等的测量方法,将组织即兴分为即时
性和创造性两个维度,共计7个条目。对原始性创新
的测量,本文使用裴云龙等、李妹和高山行[14]的研究量
表,包含“本公司自主研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等4个测
量条目。对环境动态性测量,本文主要参考 Miller[32]、
陈国权和王晓辉等(2012)的测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适当调整,共计5个条目。对组织遗忘、组织即
兴、原始性创新和环境动态性的测量,本文使用Likert

 

5级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
同意”。此外,本文将企业年龄和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排除上述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企业年龄是创新与
即兴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成立年限越短,组织采用即
兴战略的可能性越大,而企业存在时间越长,组织内存
在的正式惯例越多,运行就越僵化。同时,年龄越大也
意味着企业拥有充足的时间积累知识,因而拥有的创
新产出就越多。本文中的企业年龄是从其成立日起到

2017年止的年限。企业规模是其战略和组织行为的重
要影响因素,一般来说,规模越大,企业内部正式规则
及条例越多,组织运行越机械,其对环境的敏感性就
越低。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在内容效度方面,由于本文使用的是被广泛使用
的成熟量表,且在正式研究前咨询了相关专家,进行了
预测试并修改了相关提法,故本文量表具有较好的内
容效度。在信度与构念效度上,本文使用SPSS19.0软
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组织遗忘、组织即兴、环境动态
性和原始性创新的Cronbach's

 

α
 

分别为0.86、0.729、
0.827和0.779,均高于标准,因而本文所收集的数据具
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按照特征值大于1,利用主成分
分析法作因子分析,发现各变量的 KMO值和Bartlett
检验均符合要求。如表2所示,各变量因子载荷都大
于0.7,组织遗忘、组织即兴、环境动态性和原始性创新
的累积方差解释分别为64.268%、75.649%、59.064%
和60.544%,因而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

表2 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测量条目 载荷 α
 

值 KMO与Bartlett 累积方差解释(%)

组织遗忘(OF)

OF1 0.792 0.86
0.838
389.05

(df=10,p<0.000)

64.268
OF2 0.72
OF3 0.836
OF4 0.831
OF5 0.823

组织即兴(IP)

IP1 0.819 0.729

0.768
679.789

(df=21,p<0.000)

75.649
IP2 0.843
IP3 0.858
IP4 0.866
IP5 0.907
IP6 0.888
IP7 0.9

环境动态性(DE)

DE1 0.781 0.827
0.742
353.629

(df=10,p<0.000)

59.064
DE2 0.756
DE3 0.764
DE4 0.795
DE5 0.746

原始性创新(OIN)

OIN1 0.752 0.779
0.781
188.388

(df=6,p<0.000)

60.544
OIN2 0.736
OIN3 0.813
OIN4 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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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相关分析
  

首先对各变量相关性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由

表3可见,组织遗忘与原始性创新显著正相关;组织即

兴与原始性创新显著正相关;组织遗忘与组织即兴显

著正相关,初步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接下来,使用回

归分析方法对各变量因果关系作进一步探讨。

3.3 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各假设,其中,M1
是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原始性创新)的回归结果;M2 和

M3 分别是组织遗忘、即兴对原始性创新的回归结果;
M4 是组织遗忘与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对原始性创新

的回归结果,在加入交互项前,对变量作去中心化处

理,从 VIF值可见,共线性很小,不影响研究结果;M5
和 M6 是对中介效应的检验。由 M1-M6 的F值可知,
除控制模型 M1 外,其余各模型均具有显著性。

  

表4中,M2 是对 H1 的检验,由回归系数可见,组
织遗忘对原始性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14,p<
0.01),H1 得证。M3 是对 H3 的检验,从回归系数可

见,组织即兴对原始性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136,p<0.05),H3 得证。M4 是对 H5 的检验,由组
织遗忘和环境动态性的交互项系数可见,二者交互效
应对原始性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99,p<
0.05),H5 得证。M6 是对 H2 的检验,由回归系数可
见,组织遗忘对组织即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49,
p<0.05),H2 得证。

表3 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Age 3.09 0.89 1
Scale 2.65 0.67 0.105 1
组织遗忘 3.65 0.645 -0.133* -0.005 1
组织即兴 3.26 0.691 -0.057 -0.129* 0.143* 1
环境动态性 3.46 0.55 -0.049 0.139* -0.084 0.143* 1
原始性创新 4.03 0.565 -0.067 -0.123 0.247*** 0.18** -0.085 1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原始性创新(因变量)

M1 M2 M3 M4 M5

组织即兴(因变量)
M6

Age -0.035 -0.014 -0.038 -0.012 -0.012 -0.02

Scale -0.1 -0.102 -0.086 -0.102 -0.087 -0.131*

组织遗忘 0.214*** 0.182*** 0.197*** 0.149**

组织即兴 0.136** 0.109*

环境动态性 -0.033
组织遗忘×环境动态性 0.299**

R2 0.018 0.077 0.047 0.099 0.094 0.038

调整R2 0.007 0.061 0.031 0.073 0.073 0.021

F值 1.624 4.833*** 2.885** 3.817*** 4.489*** 2.286**

VIF 1.04-1.08

  M5 和 M6 是对H4 的检验,由 M6 的回归系数可见,
中介路径的前半路径显著不为0(β=0.149,p<0.05);
由 M5 的回归系数可见,中介路径的后半路径也显著不

为0(β=0.109,p<0.1),因而中介路径成立。进一步

地,本文运用有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

组织即兴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

5可知,β1β3 的95%的置信区间为(0.000,0.048),不包

含0,因而组织即兴的中介效应成立。由于β2 的99%的

置信区间不包含0,组织即兴在组织遗忘和原始性创新

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故H4 得证。
表5 Bootstrap

 

检验结果(Bootstrap=1
 

000)

系数 β值 显著性 90%置信区间 95%置信区间 99%置信区间

β1 0.149 p<0.05 (0.027,0.261) (0.003,0.285) (-0.035,0.328)

β2 0.197 p<0.01 (0.091,0.297) (0.071,0.316) (0.017,0.365)

β3 0.109 p<0.1 (0.016,0.202) (-0.006,0.222) (-0.033,0.243)

β1β3 0.016 p<0.05 (0.002,0.042) (0.000,0.048) (-0.004,0.06)

         检验结果:组织即兴部分中介效应成立

注:β1、β2 和β3 分别为如下回归方程的系数,组织即兴=k
 

control+β1 组织遗忘,
 

原始性创新=k
 

control+β2 组织遗忘+β3 组织即兴,其中con-
trol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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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针对如何形成原始性创新的问题,本文从组织遗

忘和组织即兴视角探讨了其对原始性创新的影响,并
进一步分析了环境动态性在组织遗忘和原始性创新中

所发挥的作用。以我国环渤海经济带179家高技术企

业为 研 究 样 本,使 用 成 熟 问 卷 进 行 调 研,并 运 用

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收集的有效数据进行分

析,得到以下结论:①组织遗忘和组织即兴对原始性创

新具有积极影响;②组织遗忘对组织即兴具有积极影

响;③组织即兴在组织遗忘和原始性创新间发挥着部

分中介作用;④环境动态性在组织遗忘和原始性创新

间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
  

本文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拓

展和丰富了原始性创新研究范围与内容。现有原始性

创新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探讨原始性创新内涵或其驱

动因素、演化机理等[2-3],而从企业层面探讨如何实现原

始性创新及其实现路径、条件的研究鲜见[4]。近年来,
从企业层面研究原始性创新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但是相关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将原始性创新置于企

业背景下,首次从组织即兴和环境动态性视角构建组

织遗忘对原始性创新的作用机制模型,拓展了原始性

创新研究范围,丰富了原始性创新研究内容;二是丰富

了组织即兴相关研究。当前组织即兴研究大多集中于

其所带来的结果,而对于组织即兴形成过程,以及组织

即兴前因变量影响的研究较少[20]。研究结果显示,企
业可以通过组织遗忘形成组织即兴,从而丰富了组织

即兴前因变量研究。同时,组织即兴与原始性创新的

关系研究鲜见,而本文有效弥补了这一空缺,进一步丰

富了组织即兴结果变量研究。

4.2 管理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优秀企业,
如中兴、海尔、联想等,但是它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即
“模仿创新有余,但原始性创新不足”。近日,联想集团

被恒生指数剔除,中兴在芯片上被美国制裁,都充分暴

露出我国企业原始性创新不足的短板。提高原始性创

新能力成为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更关乎《中国

制造2025》目标的顺利实现及创新型国家建设。那么

如何提高原始性创新能力呢? 本研究结论为现实中企

业如何实现原始性创新提供了启示。首先,企业要适

时遗忘。陈旧的组织惯例和规范严重制约着企业创

新,因而突破过时的组织惯例是企业实现原始性创新

的关键。在发展过程中,企业要及时抛弃“过往成功的

经验”,积极探索新知识,避免被现有组织模式锁定。
只有不断丢弃现有的功劳簿,企业才能获得创新上的

巨大成功。其次,企业要注重发挥即兴能力。组织即

兴不仅能对原始性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同时还在组织

遗忘与原始性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因此,企业要培

养即兴思维和即兴能力,从而实现原始性创新。最后,
企业要把握好遗忘的时机。环境的快速变化使企业知

识折旧速度越来越快,因而对组织遗忘提出了更为迫

切的要求。在动态环境下,组织遗忘的效果更好,因而

企业要适时利用外在的“天时”,注重捕捉外界变化,通
过内部遗忘和外在“天时”这一内外兼修方式,获得原

始性创新的成功。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遵循科学研究逻辑,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具体来说,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

文样本可能具有局限性。本研究样本来自于环渤海经

济带的高技术企业,未涉及其它地区、其它行业,因而

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并将不同地区、不同行

业企业纳入研究样本,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具有适用性;
二是本文从组织遗忘视角研究原始性创新形成问题,
并重点分析了组织即兴和环境动态性在其中所发挥的

作用。当前对原始性创新的研究还远远不足,企业层

面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因此,未来研究一方面可以

从其它方面继续研究原始性创新形成问题,另一方面

可以从其它情景或路径构建和完善组织遗忘对原始性

创新的作用机制模型,从而丰富原始性创新的研究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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